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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話本小說敘事模式析論 
 

徐志平 

 

摘要 

 

本論文以清代中期話本小說《雨花香》、《通天樂》、《娛目醒心編》、《醒夢駢言》等為

主要研究文本。首先探討小說事件的構成方式，其次探討敘事者對故事的干預以及第一人

稱敘事者的出現，最後是新聞性敘事模式的討論。 

研究發現：此一時期的話本小說有以聚合式結構敘事的傾向，而其敘事者干預的情形

嚴重，卻也因此而創造出符合「敘事的狀態本身就是戲劇性的」第一人稱敘事，即敘事者

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的小說。最後，本論文亦發現早在十八世紀的話本小說中，已

有近似新聞性敘事模式的出現，似乎為新小說中的時事小說（近事小說），或在小說中強

調「事實」的寫作方式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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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清代中期、話本小說、敘事者干預、新聞性、敘事模式 

一、前言 

話本小說之發展，以明末清初為高峰。明末出現《三言》、《二拍》、《型世言》這些名

著，現存清初前期（康熙二十年以前）的話本小說專集也至少還有二十七部之多。1然而

到了清代中期，話本小說的數量忽然銳減，作品的水準也相對低落。此外，此一時期話本

小說的敘事模式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 

所謂敘事絕不只是形式技巧而已，美國心理學家薩賓（Sarbin）認為：「人類根據敘

事結構來思考、知覺、想像、互動和進行道德選擇。」2可見敘事包含了人類思考、感覺

以及想像事物的方式，而人類思考、感覺以及想像事物，又離不開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因

此正如陳平原所說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不只是文學傳統嬗變的明證，而且是社會變遷在

文學領域的曲折表現。」3換句話說，敘事模式會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改變。 

本文所討論的四部小說，分別為成書於雍正年間的《雨花香》、《通天樂》，以及成書

於乾隆年間的《醒夢駢言》、《娛目醒心編》。《雨花香》、《通天樂》作者為石成金，字天基

，揚州人，生於順治十六年（1659），乾隆四年（1739）仍在世。4《醒夢駢言》題「守樸

翁編次」，作者生平不詳，全書十二篇故事皆改寫自《聊齋誌異》。《娛目醒心編》題「玉

山草亭老人編」，草亭老人名杜綱，字振三，江蘇昆山人，另著有小說《北史演義》、《南

史演義》。5此外，還有一部名為《二刻醒世恆言》的話本集，舊目多有誤為雍正四年編刊

者，筆者於《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一書已證明該書當刊於康熙前期，6故不列入討

論。 

本文所謂「清代中期」，指的是雍（1723-1735）乾（1736-1795）時期，約相當於 18

                                                
1 參見拙著〆《清初前期話本小說研究》（臺北〆學生書局，1998），頁 82。 
2 轉引自（英）克羅斯利（Michele L. Crossley）著，朱儀羚等譯，吳芝儀校閱〆《敘事心理與研究〆自我、

創傷與意義的建構》（臺北〆濤石文化公司，2004），頁 86。 
3 陳平原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臺北〆久大文化，1990），頁 3。 
4 關於石成金生卒年，戴不凡以為他生於明萬曆年間，活了一百多歲，見戴不凡〆《小說見聞錄》（杭州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頁 185。其實在《雨花香》第八種〈人擡人〉開篇即道〆「我生於順治末年，

如今壽將七十。」可推知他生於順治末年，黃毅根據〈重刻傳家寶俚言自序〉、《傳家寶》卷首所載唐

紹祖〈石天基七十壽序〉，以及《傳家寶》卷首陳元所畫作者小像右上方題辭，推論其生年當在順治十

六年或十七年，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雨花香》〈前言〉。 
5 關於杜綱生平，可參見歐陽健〈杜綱和他的小說〉，載氏著〆《明清小說采正》（臺北〆貫雅文化公司，

1992）。 
6 參見拙著〆《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同註 1，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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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經過康熙中後期的休養生息，雍正朝以及乾隆朝，乃清朝氣運到達高峰的時期。學

者曾經指出，清朝統治的高峰時期始於 1683 年清朝徹底蕩平殘存的明朝抵抗力量為起點

，形成一個「弧形的曲線」，「1720 年及其後的數十年達於頂點，自 18 世紀 70 年代中葉

開始呈下降趨勢，到 90 年代後驟然下滑。」7如果依照上述說法，則本論文所討論的四部

小說，《雨花香》、《通天樂》出版於盛清的頂點階段，《娛目醒心編》出版於下降階段，《

醒夢駢言》刊行年代不詳，可能介於兩個階段之間。8
 

盛清時期在各方面都發生了不小的轉變：在思想上，因為政治上的強大控制，「使得

獨立的思想探索領域荊棘叢生，舉步維艱。」9理學的發展，在清代陷於停滯，然而，「只

是理論上的停滯、僵化，其基本理論在社會上乃至學術思想上的影響，仍然是比較強大的

。」10馬積高認為：「清代的理學基本上是一種在理論上貧乏的實用性的理學。」11清代成

就最高的是考據學，但也造成不少流弊，鄭天挺列出了考據學的四種缺陷，其中和文學表

現有關的三點是：一直鑽古書，研究過去的陳迹，不問現狀，其治學與現實完全脫節；二

過分強調廣博精深，以致流於煩雜瑣碎；三考據學者治學方法，大體不出歸納法等範疇，

這種方法可以弄清一些問題，但有局限性。12由上可知，盛清學術講實用，卻又不願碰觸

現實，治學方法流於瑣碎，而以歸納法為主。清代學術對文學的影響，魯迅有過一些說明

，他說：「雍乾以來，江南人士惕於文字之禍，折而考證經子以至小學，若藝術之微，亦

所不廢；惟語必徵實，忌為空談，博識之風，於是亦盛。」13由上可知雍正、乾隆以後，

清人寫作重實學、喜歸納、輕文采、好掉書袋，而不敢碰觸時事，這些都影響了清代中期

話本小說的敘事方向。 

二、聚合式的敘事結構 

                                                
7 參見（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莊、顏宜葳譯〆《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

（南京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22。 
8 《雨花香》有雍正四年序，《通天樂》有雍正七年序 《々娛目醒心編》有乾隆五十七年序。至於《醒夢

駢言》的刊行年代，則目前尚無定說，但陳泳超〈《醒夢駢言》摹襲《聊齋誌異》考〉一文已證明《醒

夢駢言》一書摹襲自《聊齋誌異》，見《明清小說研究》1997 年第三期。《聊齋誌異》於康熙年間粗具

規模時已在朋輩間流傳，但今存最早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的鑄雪齋抄本，而阿英《小說三談〄書話六

則》（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895）根據己藏本推測《醒夢駢言》「刊刻的時代，從圖文兩方面看，

當在乾隆之前。」見該書頁 194。綜合以上說法，《醒夢駢言》刊行於乾隆中期的可能性最大。 
9 蕭萐父、許蘇民〆《明清啟蒙學術流變》（瀋陽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628。 
10 馬積高〆《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長沙〆湖南出版社，1996），頁 77。 
11 同前註，頁 89。 
12 鄭天挺〆《清史》（臺北〆雲龍出版社，1998），頁 616。 
13 魯迅〆《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臺北〆里仁書局，1992），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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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敘事文的一種，敘事即說故事。故事是由一個個的事件組成，組成的方式通常

是依照時間先後或因果關係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進行，這種以「鄰接性」為原則的組成

，我們稱之為「組合」關係。如果事件與事件之間，並不具有時間先後關係或因果關係，

而是把類似性質的事件集合起來，這種以「相似性」為原則的組成，我們稱之為「聚合」

關係。14組合關係近似於結構語言學中的「轉喻」，聚合關係則近似「隱喻」，前者以相鄰

性結合，後者以相似性結合。羅伯特．休斯說：「雅各布森（即雅克慎）把詩歌解釋為將

其語言從隱喻或縱向聚合軸（即選擇軸）線投射到轉喻或橫向組合軸線上。」15也就是說

，當相似性的詞語接連出現時，便具有詩的意味了。事件的組成方式也可以達到類似的效

果，如果一篇敘事文兼具兩種組成方式，即雖然是依照時間先後或因果關係連結事件，但

部分事件之間又具有相似性，亦可以營造詩性，例如舊地重遊產生今昔之感，即具有詩性

的氛圍。 

清代中期話本小說大量採用以相似性關係為基礎的聚合式結構，而事件之間往往缺乏

時間先後或因果邏輯關係，影響了故事的情節張力。現先就晚明話本小說《石點頭》卷八

〈貪婪漢六院賣風流〉以及《娛目醒心編》卷十一〈詐平民恃官滅法 置美妾藉妓營生〉

作一比較，即可見出端倪。 

《娛目醒心編》卷十一改寫自《石點頭》卷八，故事梗概基本相同，都是講無恥的貪

官污吏，在被解職之後，用他貪污得來的錢開妓院，最後連子女都遭到報應的故事。只是

人物換了姓名，時代由宋改明，部分細節重新改寫。 

整個故事可以分為三段：從出生到當官前是一段，極力鋪陳主角在當上秀才之後的行

徑；從當官到被解職是一段，寫其貪酷之情狀；解職後開妓院到受到報應是一段，寫其寡

廉鮮恥的行為，以及惡有惡報的結局。同樣是三個段落，二篇的結構方式卻不太一樣。《

石點頭》卷八寫主角當上秀才後，成為鄉中一害，鄉民見他連年應舉不第，無不歡喜，等

到他熬到出貢，人人又怕他騷擾，不得不給他送禮，他得了一大筆錢，用來賄賂達官貴人

，果然廷試高等，先當訓導，後來改為稅監提舉。上述事件，因果環環相扣，屬於前文所

稱的「組合」關係。 

《娛目醒心編》卷十一則不然，主角進學後，除了一樣寫他武斷鄉曲，為害地方，還

增加了許多他當塾師誤人子弟的事件。第一段寫他教書不負責，叫年齡較大的學生教小學

生，對錯都不去管，上課隨便念一念，也不管學生懂不懂；第二段寫他亂批文章，又不許

學生發問；第三段寫他時常缺課，還不許學生轉學；第四段寫他帶妻子去某家教書，妻子

                                                
14 參見（美）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著，劉豫譯〆《文學結構主義》（臺北〆桂冠圖書公司，1992），

頁 21-25。 
15 同前註，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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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了，主人給他錢，他不去買棺為妻子入殮，任由屍體發臭，主人沒辦法，只好再拿銀

子出來，「屍身上的蛆，已是成團結塊了。」這四段所述，彼此之間基本上沒有因果關係

，只是將他的種種惡劣行為「聚合」起來。後來又寫他在廟裡吃白食，還要誣告道士偷他

的東西，幸好官府明察，將他逐出。然而前文只描寫他如此行徑，至此卻忽然說他「年交

四十，輕輕便中了一名舉人」，可以說完全缺乏說服力。 

第二段寫主角當官後的貪酷，《娛目醒心編》卷十一的寫法亦不同於《石點頭》卷八

。《石點頭》卷八雖然列舉了許多例子，但例與例間依然具有層次。比如主角見小豬船經

過，便要求課稅，不管船家辯說舊例販小豬可以免稅，後來見一小船上有婦女，又要求課

稅，謂：「小豬船也抽分了，如何人載船不納稅？」如此一來，便將兩個事件以因果關係

連結起來了。後來發生了汪商不肯繳納額外例錢，被痛打後拖入衙門，主角氣他不肯多繳

，罰他一半貨物入官，竟然不是十件取五件，而是把綾羅布匹每疋從中剪斷，一船的貨盡

成廢物，這是一件；又寫隔壁的王大郎不滿主角的做為，發了一些怨言，不巧主角家中鬧

賊還傷了主角，便誣賴是王大郎所為，奪其房舍，害死他一家七命，王妻楊氏遭刑，手指

盡斷，所為惡行，令人髮指。上述這兩個事件各自獨立，汪商部分小說的第三段另有呼應

，王大郎事件，則既造成主角被革職，主角最後慘死也是因為大郎鬼魂前來索命。可見《

石點頭》卷八的事件雖然也有聚合關係，但這些聚合的事件，互相之間又有組合式的因果

關係。《娛目醒心編》卷十一則不然，從作者敘事的口吻已可略窺一二，其言謂：「姑說他

一兩件好笑的事，與看官們聽。」顯然作者只是想舉性質相同的幾個事件，來證明主角的

貪酷。事實上作者舉了四個事件： 

（一）某國忌之日，一破牆內傳出鑼鼓聲，主角卻命皂役到隔壁去抓人，因為這家的牆是

新的，一定比較有錢，結果詐了五六百兩銀子。 

（二）某人用兩個元寶當押金，想買十個緞子，後來想退貨而賣家不肯，主角將兩造都押

回衙門，結果元寶和緞子都歸了自己受用。 

（三）一修腳的向主角誇其女兒漂亮，可賣一百二十兩，主角修完腳故意踢在刀口上，割

出血來，卻賴在修腳的身上。修腳的只好把女兒賣了，主角又教他告買的人，說他

買良為妾，又訛了五百兩。 

（四）捉獲一娼妓，竟叫書吏開出有體面人家的姓名，叫娼妓一一供出曾經嫖過她，詐得

銀錢無數。其中一個姓游的秀才誓不出錢，被狠打一頓後，憤而跳河。家屬到省鳴

寃，主角因而革職。 

上述四個事件之間，都是聚合關係，除了第四個外，都沒有推動情節的發展。相形之

下，《石點頭》卷八的結構顯然嚴密多了。 

故事的第三段，都是寫主角斯文掃地，一個革職官員竟然開起妓院，還開了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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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點頭》卷八安排之前受委屈的汪商前來，嫖遍六院，並以言語和題詩羞辱了主角，後來

王大郎鬼魂前來索命，主角五臟六腑盡露體外而死，女兒成了娼妓，兒子偷竊問徒，死在

途中；《娛目醒心編》卷十一則寫江洋大盜慕名而來，亦嫖遍六院，被官府逮了個正著，

主角因此被痛打，女兒又捲款跟人跑了，主角因而一病不起，兒子後來也流為乞丐而死。

雖然在臨終前，也提到游秀才以及其他被害人前來索命，雖略作呼應，但二者不具有因果

關係。 

《娛目醒心編》雖非每篇都採取聚合式結構，但作者確具聚合思維的傾向，包括入話

的安排。石昌渝比較了宋元明時代入話和正話關係的演變，認為二者的關係漸趨密切，「

入話成了正話主要的提示、闡釋和發揮，加強入話勸善諷俗的效果，從而成為話本小說文

體的有機組成部分。」16也就是說入話和正話，愈到後來，愈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但無

論如何，入話的功能畢竟在於「引入」故事，其篇幅不能太長，以免喧賓奪主。然而《娛

目醒心編》的入話，有時和正話竟然篇幅相等，例如卷三寫兩個暗中做好事而得好報的故

事，一寫席秀才，一寫蔡節庵，分為兩回，並沒有主從之分，只是相同性質故事的並列，

換句話說，不過是兩個行善故事的「聚合」。卷四的情形亦類似，第一回寫明末流寇之亂

，封氏犧牲名節，保住了全家人性命，第二回寫崔氏自願賣身改嫁以換取夫家數口的溫飽

，卻在轎子裡上吊自殺，也是兩個分量相當，性質相似故事的並列。還有卷九、卷十三、

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也是各分兩回，每回各寫一個故事。卷一的情況略異，一回寫

徐爾正尋弟事，第二回則先用一小段寫黃孝子尋親故事，再寫曹孝子萬里尋父骸骨故事，

一共佔了兩回，雖然三個故事分量不同，實際上是並列三個尋親故事，依然是一個「聚合

」的結構關係。上述各卷的雙回體，既然兩回故事是並列的「聚合」關係，沒有主從之分

，前一回便不能視為後一回的「入話」，這已經超出石昌渝先生所分析的入話和正話關係

演變的討論範圍了。 

至於石成金《雨花香》的敘事結構，更是大半採取「聚合」關係的方式進行。歐陽代

發評論《雨花香》說：「在寫法上常常『舉例』說明，是先有勸戒主旨，然後以一二實例

證之。」17他更舉〈真菩薩〉篇說：「短短篇幅，竟寫了四事，都是好心得好報。」18《通

天樂》也有類似寫法，例如第二種〈莫焦愁 莫愁詩〉描寫韓苦鬼的「鄙嗇辛苦」，寫他

為了買賣紅草，弄瞎了一眼，才剛醫好，又為了賣柴受了風寒，才醫好，又急著去買米販

賣，終至疽發背而死，賣紅草、賣柴、賣米，其焦勞的過程，都大致相似。又如第三種〈

沈大漢 武略私議〉，作者表白說：「但他的好事甚多，我只說一、二件，便知其餘。」又

                                                
16 石昌渝〆《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〆三聯書店，1994），頁 247。 
17 歐陽代發〆《話本小說史》（武漢〆武漢出版社，1994），頁 468。蕭欣橋、劉福元〆《話本小說史》（杭

州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的說法也差不多，見該書頁 428。 
18 歐陽代發〆《話本小說史》，同前註，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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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十一種〈投胎哭 因果圖說〉寫了兩件事，一件是生時為惡的人投胎為鴨，另一件是

投胎變狗，其實都沒有什麼故事情節，只是作者自敘其個人見聞。 

《通天樂》異於《雨花香》之處在於，《雨花香》偶爾會在正文後附上一篇作者自撰

的文章，通常以議論為主，如第一種附〈惺齋十樂〉，第四種附〈為官切戒〉，第十五種附

〈風流悟〉，第十九種附〈求嗣真銓〉，第三十六種附〈公門修行〉，第三十八種附〈戒食

牛肉說〉等等，第二十七種則附了一篇〈往生奇逝傳〉，寫作者之妻周氏因信佛虔誠死前

自云有西天幢幡來迎的奇事。這種寫作方式，已經和傳統的話本形式悖離，到了《通天樂

》更是變本加厲，每篇都是一篇敘事和一篇議論的結合（有心法、議、論、說等），其中

第二種則錄了作者自著的一首長達 112 句的〈莫愁詩〉。這些詩、論、議、說，放在正文

之後，既不能當成入話來看，對於闡釋正文的敘事也沒有什麼幫助，只是把兩種相同教化

而寫作方式不同的文類，勉強聚合在一處而已。 

總之，《雨花香》、《通天樂》、《娛目醒心編》三部小說的敘事結構，不論是事件與事

件之間的連結，或事件與議論之間的連結，往往以「聚合」關係為主。當然並不是說這三

部話本小說沒有循時間軸進行的，重因果邏輯的故事，只是和過去的話本小說比較起來，

此時採取「聚合」的模式特別明顯罷了。 

只有《醒夢駢言》例外，但本書十二篇故事全襲自《聊齋誌異》，只是改用白話而已

，所以朱世滋稱它是一部「較早的白話聊齋」，19在敘事結構上改變不大。《聊齋》成書於

康熙時期，因此在敘事結構上，我們暫時不去考慮《醒夢駢言》，在底下討論到敘事者時

，再加以析論。 

聚合式的敘事方法，與當時考據家所採用的「歸納法」有些相近。其實成書於雍正末

年的《儒林外史》也具有聚合的性質，魯迅說：「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

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

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20有學者分析《儒林外史》，認為該書

主要寫了三類人：開篇的王冕和篇末的四奇人為一類；中間的科舉功名之士和斗方名士為

一類；虞育德、遲衡山、莊紹光等倡導所謂禮、樂、兵、農的實學者為一類。21這種分門

別類的寫法，即是聚合式的。因此雖然《儒林外史》由於文筆好，刻劃人物生動細膩，但

就結構而言，不無缺憾。而這種聚合式手法，一直影響到晚清的譴責小說，我認為此一現

象，與盛清時代形成的以考據為主的學術思潮，可能有一定的關連性。 

本小節採用雅克慎的詩歌理論，雅克慎的理論雖然乃針對詩歌語言而發，但敘事語言

                                                
19 朱世滋〆《醒夢駢言〃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 
20 魯迅〆《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同註 13，頁 200。 
21 馬積高〆《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同註 10，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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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具有詩性。如前所言，聚合式的敘事如能與組合式敘事結合，可以營造詩性的氛圍。

然而清代中期話本小說的聚合方式，往往只是事件的羅列，未能與組合關係巧妙結合，因

此不但情節的發展不夠曲折精彩，也不能營造感人的詩性，其結構方式就敘事藝術的發展

而言，只能說是倒退了。 

三、從敘事者干預到第一人稱的敘事者 

敘事是「說故事」，敘事者就是「說故事的人」。中國白話小說源於說書，說書人干預

（或介入）故事的進行是很常見的現象，王德威稱此為「說話人虛擬修辭策略」。22小說

作者運用此一策略，可以形成「說話情境」，王德威認為：「作者對真實語言傳達狀況的仿

擬，說話情境強烈地顯現將敘事文中連續的時序加以同時化的傾向。不論時間範圍有多廣

，讀者永遠假設他自身立即進入聆聽說書的現場中，參與說書的臨場經驗。」23此一虛擬

的「說話情境」，有助於敘事者與讀者雙向互動，因此中國白話小說的作者幾乎都會採取

這種干預敘事的策略。然而，敘事者干預敘事，表達的往往不是個人的想法，而像王德威

所說的：「中國的說話人與其說是具體化的個人，倒不如說他代表著一種集體的社會意識

。」24這分析是十分正確的，不過就話本小說的演變而言，明末清初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 

美國學者韓南曾經指出，晚明小說家淩濛初「是個有個性的敘述者」。25清初李漁小

說的敘事者個性更為明顯，筆者曾在〈李漁話本小說的創新意識及其解構〉一文中詳論，
26此處不贅，只舉一例加以說明。《十二樓》〈奪錦樓〉篇的入話中有這樣一段話：「這番

議論無人敢道，須讓我輩膽大者言之。」這裡的「膽大」指的是他違反世俗的道德觀，他

竟建議女方家長找對象時不妨「勢利」一點，以免將來後悔，此一論點，確實不是一般人

所敢道出的。稍晚一點的《鴛鴦針》也有個人化評論，該書共四卷，每卷四回演一個故事

。在每卷第一回前，會有一篇近似於「楔子」的部分，作者的意見大多發表於此。在這裡

，作者多次表明他的「讀書人」身分，如在卷三開場詩後說：「這首詩，單為我輩讀書的

                                                
22 見王德威〆《想像中國的方法〆歷史〃小說〃敘事》（上海〆三聯書店，1998），頁 80。按，敘事（述）

者干預，指的是敘述者對人物、事件甚至於文本本身進行評論，見譚君強〆《敘事學導論》（北京〆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8），頁 72。 
23 王德威〆《想像中國的方法〆歷史〃小說〃敘事》，同前註，頁 90。 
24 同前註，頁 85。 
25 （美）韓南（Patrick Hanan）著，尹慧珉譯〆《中國白話小說史》（杭州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頁

144。 
26 本文發表於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四屆文學創意與典範學術研討會」，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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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之後，他對於讀書人追求虛名有所批評，且說：「在下的也從這裡出身，為何搬

演出來，與人笑話？但在下的原是愛惜同類意思，大家莫要錯認了。」在卷二的開場詩後

，作者也說：「在下的抛了時名，日逐三餐淡飯，閑中不妨替它敲推一番何如？」所謂抛

了「時名」，就是抛下「舉業」所附帶的「功名」。王汝梅考證出《鴛鴦鍼》的作者華陽散

人就是遺民吳拱宸，27遺民一般指的是不仕新朝的士人，所以「抛了時名」這句話等於是

吳拱宸對於遺民身分的自我表白。28可見此時，敘事者已經不只是發表代表「集體的社會

意識」的觀點，而是抒發個人感受了。不過在清初，這還是個別情形，在清代中期的話本

小說那裡，則已經成了普遍現象了。 

在改寫自《聊齋誌異》十二個故事的《醒夢駢言》一書中，敘事者即發表了不少個人

意見。首先我們會注意到，為了符合話本小說的格式，敘事者會為小說加上開場和下場詩

詞，這自然是《聊齋誌異》原來沒有的部分，而這些詩詞可能大部分是改寫者自撰的。例

如第九回的入話，在開場詞後有一段議論，表達了敘事者反對女子學習詩詞歌賦的立場，

認為那些艷詞麗句，會弄出醜事來，敘事者道：「在下這首〈漁家傲〉詞，專指那種情弊

。」又如第十回的開場詩，敘事者道：「在下這八句詩，是贊一個女中范大夫，要羞盡了

許多鬚眉男子的。」此外，改寫者似乎受到李漁小說的影響，運用了一些「後設」（metafiction

）敘事的技巧，即現身評論自己改寫的小說內容。29例如第十回寫男女主角在逃離唐賽兒

的控制之後，於青州租屋居住，兩個人在房間裏猜燈謎作樂，敘事者道：「看官，人家夫

妻果然遇著，一對才子佳人在（開）房裡頭似這樣斯文交易，真正仙境，必要尋到被窩中

滋味，也就俗不可耐了。」像這樣後設式的評論，也是《聊齋誌異》原故事中沒有的。30
 

又如第十一回寫宋大中在逃難途中遇到強盜，父母被殺，妻子失踪，幸好遇到一個好

人陳仲文收留了他。後來得知仇人姓名居所，猶豫是否前去報仇。敘事至此，敘事者忽然

現身與讀者對話說：「看書的看得到這裡，必竟道宋大中和陳仲文怎文（旡）一些見識，

既然曉得了李十三的確住居，只消衙門裡一紙狀詞，便差捕役去捉來正了法，何必只管想

自己去報仇，又要生出什麼萬全計策來？可不都是隔壁的？倒還要批評我做書的，把宋大

中、陳仲文說成兩個呆子？卻不曉得明末時節，何嘗打得官司的？」像這樣敘事者介入故

                                                
27 王汝梅〈《鴛鴦針》及其作者初探〉，附錄於〔清〕華陽散人著，李昭恂校點〆《鴛鴦鍼》（瀋陽〆春風

文藝出版社，1985），頁 230。 
28 以上請參見拙作〆〈明末清初話本小說的勸懲意識──一個接受美學的觀點，並以《清夜鐘》及《鴛

鴦針》為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第四輯（2011）。 
29 關於李漁小說的後設敘事，可參見楊義〈李漁小說〆程式化和個性化的審美張力〉，載《中國古典白

話小說史論》（臺北〆幼獅文化公司，1995），頁 241。以及前揭拙作〈李漁小說的創新意識及其解構〉

一文。事實上，早期話本如〈錯斬崔寧〉已出現後設敘事，但運用之妙，還是以李漁小說最具特色。 
30 本篇改寫自《聊齋誌異》卷三〈小二〉篇，但人名和時間地點都改了，篇中確實也有「閉門靜對，猜

燈謎」二句（見會校會注會評本〆《聊齋誌異》，臺北〆九思出版公司，1978，頁 379），但沒有像《醒

夢駢言》這樣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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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合理化情節，早期話本中很少出現，直到清初才漸漸流行，例如《醉醒石》第六回改

寫自唐代小說〈人虎傳〉，寫李微化虎的故事。在原著中李微性格傲慢，罷官家居一年多

後，外出抽豐，卻大有斬獲，似乎有些不合理。《醉醒石》的敘事者即在此處現身解釋，

說因為有些是敬其才名，有些是怕他，為何怕他？因為他文章好，怕他寫文章傳播一些不

好的事。31但《醉醒石》的解釋，並沒有把敘事者本人拉進來，而《醒世駢言》則是敘事

者不願被讀者「批評」而進行解釋，敘事者的身影更為顯眼。 

敘事者介入故事不僅可以合理化情節，更能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娛目醒心編》

便多次出現這樣的介入，例如卷二寫馬元美遭喪子之痛絕了後，人勸他續娶，他以年老不

欲害人一生婉拒，兒媳長姑為顧全大局，打算當媒人，把妹妹嫁給公公，此事甚為離奇，

連自己的父親也以為她有什麼其他打算。但由於姐妹感情甚篤，妹妹竟也答應，媳婦怕公

公不從，乃向公公痛哭下跪，說有一事相求，公公馬元美以為媳婦想要改嫁，一時愕然說

不出話來。此時，敘事者現身道： 

看官〈要知有德是親生父母，初時尚疑長姑欲圖改嫁，作此伎倆。元美見此光

景，能無疑及到此〇且孝服未除，忽穿色衣，匆匆歸去，與父母商量，恐我不

從，所以回來求我。元美疑想到此，一陣心酸，更流下淚來。 

此處是以和讀者（看官）對話的方式，深刻解析了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介入無論對

於小說情節發展，或人物形象的塑造，皆能達到更好的藝術效果。 

然而此一時期的話本小說中，敘事者介入情況最嚴重的，乃是石成金的《雨花香》和

《通天樂》。孫楷第曾經評論《雨花香》說：「其體近乎雜書小說，雖記事用俚語，與生心

作意為小說者殊異其趣。」32孫楷第很精確的道出了《雨花香》的雜記體特色，而《通天

樂》又比《雨花香》更雜，內容也更為簡短，更接近雜記體。雜記體小說的特色，是作者

「講述」其所見所聞，而非讓小說的人物和情節「展示」給讀者欣賞。「講述」的特點是

：「以敘述者作為中介的再現，讓敘述者控制著故事，講述、概括，並加以評論。」33可

見從雜記體的性質，已可窺知石成金小說的敘事者介入程度。還可以進一步說明的是，在

這二部書中還出現敘事者以參與者的身分敘事的。例如《雨花香》第二十種〈少知非〉，

以及《通天樂》第一種〈莫焦愁〉、第十一種〈投胎哭〉，都可以說是作者以參與者的身分

敘事的第一人稱小說。 

                                                
31 參見拙作〆〈敘事者干預在話本小說《醉醒石》的運用〉，載嘉義大學中文系主編〆《第四屆中國小說

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〆里仁書局，2013），頁 132。 
32 孫楷第〆《戲曲小說書錄解題》（北京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頁 152。 
33 譚君強〆《敘事學導論》，同註 22，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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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非〉寫作者因為朋友的行為放蕩，於是寫鼓兒詞勸他，但他不聽，還去賭；作

者又寫一篇戒賭的唱兒送他，也是無效；後來雖離了賭場，卻去嫖妓，作者又寫一唱詞送

去，還是不聽，後因在妓院受辱才有所警覺。此時，作者請他到自己家裡小酌，力勸他痛

改前非，朋友果然變得勤儉安分。後來朋友做生意和客人有了糾紛，寫狀子要去告官，作

者又做了一詞寄給他。過了一年多，朋友看見當年那些賭友被官府責打，更是悔其前非，

將作者送他的《人事通》，以及抄寫的前面那四首唱詞，都放在几上，「時刻熟看體行」，

後來甚至認作者為義父，「極其尊敬」。34可見在這篇小說中，敘事者（作者）扮演了相當

重要的角色，幾乎等同於第二主角。 

〈莫焦愁〉的寫法和〈少知非〉有些類似，也是作者現身勸戒故事中的人物。不同的

是，〈少知非〉的勸戒是成功的，而〈莫焦愁〉的勸戒卻失敗了。〈莫焦愁〉篇的主角人稱

韓苦鬼，對人刻薄，對自己刻苦，整天愁眉不展，對景不樂。作者跟他感情不錯，不忍見

他如此自苦，於是到他家勸諭了一番，還把自己寫的〈新七筆勾〉中摘出一條，寫成斗方

送他。但韓苦鬼說，等他「苦積千金」之後，再來安閒過日。作者見「言如不言，就告辭

回來。我自暗想：此人雖再積千金，恐怕又想萬金，這樣痴愚，真可憐也！」結果最後韓

苦鬼只活了四十二歲，兒子敗光家產，作者感嘆：「痴愚至此，不可不述以為世人切戒。

」敘事者在這篇小說中的分量沒有〈少知非〉篇來得重，但仍可稱得是故事中的一名「配

角」。 

至於〈投胎哭〉篇中所寫的兩個投胎故事，作者都表示是親身見聞，歐陽代發曾加以

批評說： 

寫惡人投胎為畜牲時「悲嚎啼哭」，也竟是「我曾在北門城外赴約」時親耳聽

見的，簡直是自欺欺人，為宣揚因果報應而不顧「新聞報導」的真實性了。35
 

關於真實性的問題，下節會有討論，此處暫且不談。值得一提的是，這篇小說不止採

用第一人稱敘事，且已經接近於「內聚焦」的限制式視角敘事了。36在小說中，敘事者謹

守視角的分寸，當他「耳中忽聽得數百人悲嚎啼哭」，並不知道怎麼回事，還以為是火災

或盜匪，後來問房主，房主才說是那些將投胎變鴨的人的哭聲，「我們住房鄰近聽慣的」

                                                
34 此處不稱「敘事者」而稱「作者」，乃因本篇的敘事者與作者幾乎沒有距離，且篇中提到的書和文章

都是「真實作者」所撰寫的。 
35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同註 17，頁 470。 
36 熱奈特將聚焦方式分為三種，即〆無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內聚焦，指的是敘事視角限制在某個人

物上，只能寫出他的所思所想。參見（法）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王文融譯〆《敘事

話語》（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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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能說是敘事者「自欺欺人」了，畢竟解釋該現象的人不是敘事者本身，是否合於

事實，應由解釋的人負責。本篇的另一個故事是寫敘事者似夢非夢的見到街上有惡鬼押二

男一女到鄰家，隔天問鄰居才知，他們家母狗生了三隻小狗，恰好是二雄一雌，「才知夢

中卻是實事」。 

中國小說大量出現第一人稱敘事，而且敘述自己的故事，是晚清以後的事。陳平原說

： 

作為故事的記錄者與新世界的觀察者而出現的「我」，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

並不罕見。中國古代缺的是由「我」講述「我」自己的故事。而這正是第一人

稱敘事的關鍵及其魅力的所在。37
 

晚清以後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故事的小說漸多，除了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中國小說

本身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韓南〈「小說界革命」前的敘事者聲口〉一文考察了十九世紀的

幾部小說，其中在《兒女英雄傳》、《花月痕》已經出現「個人化的敘事者」，「他（敘事者

）現在是一個個人風格鮮明的人物，有自己獨立的看法。」38而另一部小說《花柳深情傳

》，則「開創了對敘事者前所未有的新的用法。」韓南使用「介入的敘事者」一概念，並

表明：「不僅是指敘事者坦言自己就是作者，而且敘事的狀態本身就是戲劇性的。」39韓

南稱他所考察的這些十九世紀小說，「是小說創作的第一次浪潮，儘管此後掀起了晚清小

說的更大浪潮（1902-1911）。」40
 

然而我們從石成金小說，已經看到第一人稱敘事，敘事者不只在敘事干預時採用第一

人稱，更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即屬於「敘事的狀態本身就是戲劇性的」這樣的情

形。也就是說，在十八世紀已經出現「小說創作第一次浪潮」之前的「微波」了。 

韓南認為作者介入的手法，和馬關條約帶來的屈辱有關，「在危機年代，人們期望一

個小說家抛開舊有的與消遣小說相關聯的不具人格的敘事者，而『用自己的聲口』說話，

……人們也會期望這樣一個小說家解釋清楚他——一個個人——是怎樣以及為什麼寫這

部小說的。」41然而盛清時期的話本小說所反映的，卻不是這樣的現實。此一時期的話本

小說作者，繼承了話本的教化傳統，配合當道的喜好，在「實用的理學」的指導下，不惜

                                                
37 陳平原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同註 3，頁 74。 
38 （美）韓南（Patrick Hanan）著，徐俠譯〆《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頁 11。 
39 同前註，頁 27。 
40 同前註，頁 37。 
41 同前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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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變本加厲的透過小說來傳播更為僵化的教化思想。 

四、新聞性敘事模式的出現 

這裡所謂的「新聞性敘事」，指的是新聞報導式的敘事方式。敘事者以報導新聞的方

式敘述故事，而所敘述的事件往往也具有新聞性質。「新聞」的「新」，指的是事件的新鮮

；「聞」，則強調敘事者的親見親聞。 

中國的小說觀念，一開始就和新聞性分不開。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

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即為古代新聞

的傳播方式，那些新聞的記錄，便是小說。新聞的特性：一是新，即新奇；一是聞，即傳

聞的真實可信。不奇不足以引起興趣，不真不足以取信於人。這樣的觀念不止體現在六朝

志怪、唐代傳奇，即使發展到白話小說也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就話本小說而言，在《三言

》以前，由熊龍峰刊行的〈張生彩鸞燈傳〉的入話即云：「今日為甚什麼說這段話？卻是

有箇波俏的女娘子也因燈夜游玩，撞著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

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結尾云：「見今新河壩孔家墳墓見存。」42前者即強調事之奇，後者

則強調事件之真。 

晚明話本《拍案驚奇》，書名已強調一個「奇」字，而也有多卷強調故事之「真」。例

如卷二十六寫林斷事破了和尚殺人命案，「合縣傳頌林公神明」，「至今蜀中傳為美談」。卷

四寫韋十一娘故事，小說結尾交代：「此是吾朝成化年間事，秣陵胡太史汝嘉，有〈韋十

一娘傳〉。」《拍案驚奇》有幾篇還強調所寫的是「近代」故事，例如卷八開頭說：「且說

近來蘇州有個王生，是個百姓人家。」卷十五也說：「說話的只說那秦淮風景，沒些來歷

！看官有所不知，在下就中單表近代一個有名的富郎陳秀才，名珩，在秦淮湖居住。」強

調「近代」，表示故事來源更接近耳目傳聞，與新聞性又更為接近了。不過大體說來，《

二拍》中的多數故事還是取材於唐宋以來的文言小說，具有「新聞性」的並不算多。 

可能受到明末《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這一類時事小說的影響，清初出現了幾個短篇的

時事小說，例如刊行於順治二、三年間的，陸雲龍的《清夜鐘》即有三篇寫時事：其第一

回寫李自成陷京師、崇禎自縊，以及在京臣民投降或就義的事，事件發生和小說完成可能

才隔一、二年；第四回寫南京假太子一案的鬧劇，作者更以當時人的身分，對於整個案情

有詳細而深入的報導；第十回則寫發生在崇禎八年，總督漕運的戶部尚書楊一鵬因陵寢失

守而無辜遭棄市一案，事件發生和小說寫作也隔不到十年。此外《警寤鐘》卷四寫康熙六

                                                
42 二篇皆收入石昌渝校點〆《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南京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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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生的海烈婦事，作者也表明他所寫的是「現在不遠的事」。43但清初的話本小說寫時

事也僅有此數篇，而雍正年間刊行《雨花香》、《通天樂》，有幾篇小說近乎新聞報導，而

乾隆後期出版的《娛目醒心編》也多少受其影響。 

《雨花香》一書的全名是《新刻揚州近事雨花香》，作者姓名不像一般小說用化名，

而是直接標明「揚州石成金天基著」。韓南說石成金「是中國白話小說史上第一個署真名

的作者」，44確實如此。正如本文前一小節所說的，採取第一人稱敘事，是為了加強教化

的力道，不惜現身說法，但在過去，作者還要躲在室名別號的後面，只有石成金毫不遮掩

他的真實身分。也就是說，這二部書是作者以揚州當地人的真實身分，以揚州當時(或稍

早)當地發生的新聞事件為題材所寫成的「新聞性小說」。 

除了上一小節談到的，敘事者本身即為故事的參與者，《雨花香》的敘事者有時化身

為故事旁觀者。他觀察事件的發生，然後加以報導。例如第十四種〈飛蝴蝶〉，寫敘事者

擠在人群中觀看一賣藥的道士戲弄兩名公差，內容不但詳細描述了整個過程，還記錄了眾

人的議論：「也有說是神仙下降」，「也有說是幻法駭人的」，「也有說是真正救濟人的」，「

也有說是差人不該滋擾他的」，而那兩個公差也甚是懊悔，「後來人都散去，遍傳以為奇聞

」，這篇小說就非常接近新聞報導的性質，敘事者扮演了記者的角色，將所目睹的事件經

過描述出來，還轉述了其他觀眾的議論。 

第三十八種〈剮淫婦〉報導謀殺親夫的淫婦被判剮刑，「那一日，看的人有幾千萬，

予亦隨眾往看。只見黃氏剝去衣服，只留布褲，雪白身子綁騎木驢，頭髮扣在驢樁鐵圈上

，牽至北門外，依律凌遲碎剮。」這描述何等細膩，又何等殘忍？敘事者還說：「揚城男

婦老幼，無不快心，無不唾罵。」當時人們的扭曲心理可見一斑，但也可以看出此一報導

是如何的投讀者之喜好。又如第二十四種〈埋積賊〉，寫一個手段高強的積年賊被馬廳尊

捉到，馬公仁慈，放他走還給他錢，希望他能夠自新。不料不到三個月，他再犯被捉，馬

公又放了他。等到第三次再犯被捉，馬公不再寬貸，將他放入棺中活埋，「看的人眾擁擠

不開，我曾去擠看，尚聽得棺內叫喊。自埋賊之後，揚城內外賊盜俱無。百姓夜眠安枕，

皆感激馬公之法治也。」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一則活埋盜賊的新聞報導，但敘事者也補充了

事件的前因後果。 

有些故事雖然不能說是新聞，但可以說是關於新聞人物的報導，例如第三十二種〈一

文碑〉描述了清廉好官傅澤洪的許多「善政」，又寫他要離開揚州時，百姓每人出一文錢

，為他造「去思碑」，不久，升為淮揚道，「聞目今又陞，天之榮報多矣。」可見這是敘事

者報導他「親聞」之事，並且持續關心事件的後來發展。又如第四十種〈出死期〉寫一個

                                                
43 參見拙著〈清初短篇『時事小說』析論〉，《大陸雜誌》99 卷 6 期（1999），頁 241-248。 
44 （美）韓南（Patrick Hanan）著，尹慧珉譯〆《中國白話小說史》，同註 25，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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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茶葉鋪的生意人錢廣生，本來只有三十五年的壽命，遇明師指點力行善事，活到一百零

六歲，還「康健少壯，鶴髮童顏」，在他百歲生日那天，「予往祝壽，只見滿城內外，人眾

幾千，擁擠不開。」敘事者報導了壽誕當天，他親眼所見的情景，說錢老不過是一個生意

人，卻有許多大小官紳前來恭賀，「親友、鼓樂、壽軸、壽禮，迎贈金字對聯二副……又

金字扁額二……又錦屏壽文，冗長不錄。」最後又敘述了六年後，錢老念佛端坐而逝之事

。類似的人物報導還有第一種〈今覺樓〉寫陳畫師小傳，文末道：「予曾親見此老，強壯

不衰，乃當代之高人。」這幾則報導的時間跨度比較大，敘事者不可能觀察到事件的全部

過程，但他可以就他所觀察的部分，推其前因，追踪其結局。敘事者的身影穿插其間，目

的不外為增強其報導的可信度。 

有些報導還能注意到當事人或其親人的隱私，例如第二十九種〈枉貪贓〉寫一貪官的

報應，敘事者聲明：「此事不列貪官姓名，因彼現有親族，不欲揚人之短，觀者勿疑予造

言非實也。」第十二種〈狗狀元〉中的狀元乃狗投胎，敘事者道：「予於狀元不說姓名，

恐卑污於人也。聞者相諒，勿謂無稽虛語。」這表示知道這些事件原委的人不多，否則也

不必加以遮掩了，此一說詞，正顯示敘事者有報導「秘辛」的心態。 

《通天樂》一書的全名是《新刻揚州近事通天樂》，也強調「揚州近事」。其第一種〈

長懽悅〉也很接近報導文學，敘事者聽朋友說起一位田老者，九十多歲了，還「鬚髮尚未

全白，形容少壯，此當今之異人也」，於是前往拜訪。小說記錄了拜訪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敘事者還向老者求教長壽之法。後來，又報導了田老活到一百一十七歲才無病而逝。 

《娛目醒心編》也有一些註明是當時事件的：例如卷一第二回寫孝子尋親，小說末尾

就提到「此系乾隆初年事。孝子身故，去今不滿十年。」當時有不少文人歌頌其事，小說

也附錄了其中一首「長歌」；又如卷四第二回寫崔氏自願賣身改嫁以換取夫家數口的溫飽

，卻在轎子裡上吊自殺的故事，敘事者也說是「本朝近年」的事，驗尸時，「看的人，俱

贊崔女立節不茍，雖死猶生。」卷六也是寫「近今有一兒女相爭之事」，虧得一個好官斷

其是非，文末提到有人問說：「如此好官府，做書人何以不標出姓名，使人人曉得呢？」

敘事者回答：「不知此係近日之事，人皆現在，說了一邊好的，便形出一邊不好的來，招

人怨恨，不如渾融些的為妙。」 

「近日之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新聞。寫「故事」可以自由發揮，寫「新聞」則

不能不根據事實。本文前言曾提及清代的學術趨向造成清人寫作重實學，卻又不敢碰觸時

事。但觀察盛清時期的話本小說，倒是相當關心當時、當地發生的新聞事件，也會站在教

化立場，對於具有新聞性質的人物親自拜訪及報導。小說家寫自己同時代故事在過去的話

本小說中不是沒有，但出現如此多標榜所寫故事為「近事」，敘事者以各種方式表明親見

親聞，甚至出現在事發現場，等於強調所報導為「一手資料」。此一敘事模式的大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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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演變或發展。 

新聞和小說的性質，表面上似乎是衝突的，「小說推崇的是虛構，而新聞注重的是反

虛構，二者針鋒相對。」45然而，「小說對虛構的注重，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對真實

性的推崇。」46也即是說，虛構的目的，仍是為了使故事更真實可信。高明的小說家，是

能夠把虛構寫得比事實更真實的，睡鄉居士在《二刻拍案驚奇．序》中說：「如《西遊》

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而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

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摩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47

大家都知道《西遊記》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不可能是「事實」，但卻每個人物都寫得如

此「真實」，能夠令人感動。為了加強小說的真實感，加入一些新聞事件，此無可厚非。

但一再強調親見親聞，甚至以出現在事件現場，來表明所說故事的真實性，不免令人感到

作者有些黔驢技窮。 

但這個現象此時還不嚴重，清末民初的「新小說」則創造了「時事小說」（或「近事

小說」）這個名詞，成為一個小說的類型。而「新小說中，頗多出於虛構而詭稱實事的。

」陳平原舉出了《迷龍陣》、《孽海花》、《廣陵潮》、《黑籍冤魂》等小說，且說：「值得注

意的是重實事而輕虛構的心態。」他還說：「以長篇小說形式記載剛剛發生的事變，並在

小說中影射名人批評時事，實際上是在代行新聞報導的職責。」又說：「以犧牲小說家的

藝術追求為代價，自動將自己降為小報『記者』，是一種藝術上的『慢性自殺』。」48陳平

原舉出的，是新小說的一部分現象，但似乎這樣的現象，在盛清時期就已經露出了一點端

倪。 

五、結語 

本文從敘事結構、敘事者、新聞性敘事模式三個方面，對清代中期的幾部話本小說進

行觀察。首先，發現此一時期的話本小說有以聚合式結構敘事的傾向；其次，敘事者干預

的情形嚴重，卻也因此而創造出符合「敘事的狀態本身就是戲劇性的」第一人稱敘事，即

敘事者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最後，本文亦發現早在十八世紀的話本小說中，已有

近似新聞性敘事模式的出現，似乎為新小說中的時事小說，或有些新小說常常強調「事實

                                                
45 徐岱〆《小說形態學》（杭州〆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頁 35。 
46 同前註，頁 39。 
47 〔明〕睡鄉居士〆《二刻拍案驚奇〃序》（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尚友堂刊本）。 
48 以上引文見陳平原〆《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〆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頁 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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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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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 101-2410-H-415-020-「清代中後期話本小說敘事模式之轉

變」之研究成果 

Analysis on Narration of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the 

Medium Term of Qing Dynasty 

 

Hsu Chih-ping 
 

Abstract 

This essay mainly studied on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the medium term of Qing 

Dynasty such as "Yu Hua Xiang"《雨花香》, "Tong Tian Le"《通天樂》, "Yu Mu Xing Xing 

Bian"《娛目醒心編》and "Xing Meng Pian Yan"《醒夢駢言》. First the formation of the story 

events, the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appearance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and 

finally the patterns of news-reporting narration w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colloquial short stories of this time tends to use paradigmatic structural 

narrations. The interventions of the narrator appear very often, and the way of first-person 

narration therefore started to be applied in the stories. Finally, this essay also found the 

patterns of news-reporting narration had already been applied early in 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i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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